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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应东

一

清晨的微光下，青石板小路蜿蜒前伸。风

起处，水面在路的尽头泛起点点波光。从和悦

洲码头步行二十分钟，便到了铜陵淡水豚自然

保护区的这片夹江区域，这里是世界上首个利

用半自然条件对江豚进行易地养护的场所，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的“家”。

晨曦中，有个人像往常一样走在这条青

石板路上，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特,左手臂向

外张开,身体向左倾斜，仿佛下一刻就要跌

倒——但右手拎着的那桶鱼，为他消除了跌

倒的可能。他脚穿长筒胶鞋，每走一步都会

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身形显得有些艰难。

江面的波光忽然间乱了，一朵巨大的水

花在远处绽放，紧接着又是一朵，不到片刻，

水花飞荡，一朵比一朵热烈，让人目不暇接。

他知道这是江豚来迎接他，咧开嘴笑了，身子

更倾斜，左手向划水一样由前往后快速划着，

长筒胶鞋撞击青石板的声响更大了。

他是江豚饲养员张八斤。这是早上六

点，是他一天四次给江豚喂食的第一餐，也是

他 17年来两万多次给江豚喂食的普通一餐。

二

八斤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少人问他是

不是出生时有八斤重？张八斤总是神秘一

笑说，你猜。几乎没有人愿意去猜，因为张

八斤还有三个响当当的绰号，每一个绰号都

比他的名字更有吸引力。

第一个绰号是“江豚爸爸”。

对江豚而言，张八斤这个爸爸比生物学

意义上的鱼妈妈还要温柔，温柔得如四月里

轻拂过江面的暖风，如江豚身上滑过的江水。

无论春夏秋冬、雨雪霜冻，张八斤都会凌

晨四点起床，忙活着给江豚准备当天要吃的饵

料鱼。按一餐饭约每头江豚体重十分之一的

标准，一天共要准备近百斤新鲜饵料鱼。这些

鱼不能太大，太大了鱼刺硬，可能会卡住江豚

咽喉；也不能太小，太小了江豚不爱吃，所以每

条鱼的重量要控制在三两左右。灯光下，他一

条条地挑选，还要在每一条鱼的嘴里塞一粒维

生素。说起来很神奇，江豚竟然能从岸上纷乱

繁杂的声响中分辨出他的脚步声，也能听懂他

用竹竿拍打江水发出的喂食信号。

张八斤能叫出每一头江豚的名字，瞥上

一眼，就能估算出江豚的体重，再根据江豚的

体重投喂。他说，喂食江豚一定要有耐心，江

豚就像调皮的孩子，每吃一条鱼，都要在夹江

里游上一圈“消食”，再回来接着吃。如果图

省事，一下子把饵料鱼都倒进水里，不但造成

浪费，江豚还吃不饱。这个江豚爸爸，把给江

豚喂食这活儿做得有了艺术性。

第二个绰号是“江豚医生”。

张八斤文化程度不高且从未学过医，却

无师自通地摸索出一套类似中医“望闻问

切”为江豚看病的诊法。

他每天盯着滔滔江水，观察每一头江豚

的举动，日子久了，便熟知每一头江豚的皮

肤颜色、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性，哪头江豚稍

有异样，都难逃他的眼睛，可谓望诊；他能听

出每一头江豚发出的独特声音，知晓这些声

音传递的江豚喜怒哀乐，可谓闻诊；发现江

豚生病了，他不轻易用药，先从江豚近期的

进食情况和天气变化自查自问，直至找到病

因，可谓问诊。病因找到了，药也准备好了，

但想让江豚乖乖吃药可不是件易事，张八斤

于是大显身手，他能把生病的江豚从偌大的

夹江里找出来，引到用围堰围成“江豚医院”

里，再亲手把药裹在鱼腹里定点定量投喂，

直到江豚病愈再放归夹江。

第三个绰号是“江豚卫士”。

这个绰号来自一次偶然事件。那是一个

初冬的早晨，正给江豚喂食的张八斤发现有一

头江豚被丢弃在夹江里的绳索缠住了。受惊

的江豚激烈挣扎，一时间浪花飞溅，绳索越缠

越紧。张八斤想都没想，立刻跳进冰冷的江水

中，鱼一样快速游到被缚的江豚旁边，先用自

己的衣服裹住江豚，不让它的皮肤因暴露于空

气而受伤，再三下五除二把它从绳索中解救出

来。被困的江豚重获自由，可年已奔六的张八

斤后来得了一场重感冒。这次意外事件让张

八斤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游客增多，这类偶然

事件可能随时会出现。从那时起，他每天有事

没事就沿着江堤四处转，一发现丢弃的绳索、

塑料袋、矿泉水瓶和枯断树枝之类就立刻清

理，“努力把一切危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遇到刮风下雪或电闪雷鸣的恶劣天气，即便是

夜深人静，张八斤也一定要打着手电筒去江堤

上转一圈，确认一切正常才去睡觉。

三

“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

的淡水江豚，它有着圆滚滚的身子和呆萌的

大脑袋，微微上翘的嘴角看起来像是在微

笑，所以有人称之为“长江的微笑”。

浩荡长江水自西向东流经铜陵 100 多公

里，其间多弯多岔，洲滩散布，是长江中下游最

为复杂的江段，也是最适宜江豚生活繁殖的江

段。张八斤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在这一带

江中常看到成群的江豚在波涛里出没，通常是

十几头一起载浮载沉、嬉戏游乐，一次甚至还

看到过珍稀的白鳍豚。张八斤发自内心地热

爱着这些面带微笑的可爱精灵。然而，由于长

江渔业开发、航运发展、江水污染等原因，江豚

数量急速下降，一度处于濒危状态，白鳍豚更

是难寻踪迹。张八斤在和悦洲出生长大，成年

后又进了长江边上一家航运公司，在浪尖上度

日月，饮过江豚饮过的江水，吹过江豚吹过的

江风，每次看到长江就会想起“微笑”江豚的生

存处境，心里满是担忧。

保护区成立后，张八斤毫不犹豫地去应

聘做了江豚饲养员。那时，和悦洲上的居民

大多已弃洲上岸，到城里谋生活。张八斤却

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洲上守护江豚，一干就

是 17 年。如今，他已是花甲老人，当年的满

头黑发已层层霜白。

到 保 护 区 观 赏 江 豚 的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了。瞧，张八斤又站在喂食台给江豚喂食

了。在众人翘首企盼中，江豚终于成群地出

动了，一时间，江面上荡起长长的一线浪花，

一头头江豚如一艘艘快艇，撕开波浪争先恐

后地游向喂食台。游客们啧啧称奇，忙不迭

地拿出相机对准江水中忽隐忽现的江豚。

这时，张八斤开始往江水里抛鱼了。随着他

的手每一次挥动，一条鱼在空中划出漂亮的

弧线落向江中，都会有一头江豚灵活地露出

水面，抬头用嘴接住那条鱼，然后沉入水底，

只留下水面的串串涟漪……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自

从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要

求，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水域环境明显改

善，江水越来越清，浩瀚奔腾的江水中能看

到江豚的身影了。在铜陵淡水豚自然保护

区的这片夹江里，江豚也从当初的 4 头繁殖

到现在的 11 头。张八斤深信，在不久的将

来，一定能够再像从前一样，看到成群结队

的江豚在长江中快乐地嬉戏。

江 豚 饲 养 员 的 三 个 绰 号 ■ 张少勇

商周的鼎

汉唐的爵

萃取了造化炉火的精华

闪烁着中华文明的辉光

奔跑的金牛

跑不出凤凰山的怀抱

迎风起舞的铜草花

在富含铜的土壤里肆意生长

滴水崖的细细碎碎

铜炼渣的层层叠叠

五松山下有弦音流淌

翻开沉积层飞出李太白的吟唱

天井湖畔的依依垂柳

隐约传来苏轼的吟哦

黄庭坚后人的亭廊

刻不尽文人墨客们千古绝唱

那些闻歌起舞的矿工兄弟们

古铜色的肌肤

在铜井炎炉的火光中闪耀

挺立起千年制造的风骨和脊梁

走得出千米地下的阴暗潮湿

走不出夜色里期盼的目光

金银铜铁锡和大蒜生姜麻

“八宝”塑造了铜陵的烟火模样

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三千年生生不息的淬炼

在青铜帝国的荣耀里

我看见了涅槃的凤凰

青铜之光

■ 朱斌峰

秋日渐深，山岚出岫。凤凰山上，一团团“云霞”在山岗

上濡开，那是一种紫红色小花，叶小而圆，花呈穗状偏向枝端

一侧，小小的花瓣星星点点洇成一片，开得那么欢。

“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有它。”在铜陵当地的

谚语中，铜草花乳名叫“牙刷草”，是一种能显示铜矿藏的草

木。它生长在山野里，摇曳在秋风里，在向人们报讯——山

底下蕴藏着一种能点石成金的石头。

从铜草花出发，穿过起伏的山岭，可与一片遗址相遇。金

牛洞古采矿遗址就在凤凰山上，敞开着一段亘古的青铜往事。

裸露而出的竖井、平巷、斜井，为木支撑结构，或木棍护帮，或竹

席封顶，沿山势而下。九十二根水泥立柱，由古铜色铁链相连，

展现出尘封岁月的凝重。坡上支撑的锥空网架，将幽深的古矿

井遮掩，弥漫着洞穿历史的神秘。遥想当年，一个个采矿人手持

铜凿，背驮竹筐，开山取铜。“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他们喊

着号子，沿着矿脉凿开矿井。这是一座城的胎记，在这里，历史

的斧凿声早已散去，一种铸钟立鼎的火光却在升腾。

那年初冬，铜陵西湖镇墩村一农人在自家挖引水渠时，一

锹下去，咣当一声，铲出两块铜疙瘩——爵和斝。“宗庙之祭，

贵者献以爵”，爵和斝为古代礼器。爵为饮酒器，直壁平底，上

有菌形单柱，下有三个角锥状的长足，恍若铜雀。斝为盛酒

器，兼可温酒，为筒状腹、双菌状柱，平底，三角锥足，一如青

鸟。这两件器物均饰有饕餮纹，纹饰凶猛庄严，制作精巧，境

界神秘，有着“狞厉的美”。这一爵一斝来自钟鸣鼎食的商代，

是照耀铜陵青铜长河的“双子星座”。从采炼到铸造，每一件

青铜器都经历过烈火煅烧、铜水熬煮；而从埋藏到出土，每一

件青铜器都会一点点地生出铜锈绿，等待有心人前来翻阅。

穿越大唐的云烟，李白曾来到铜陵，歌咏出“铜井炎炉高歊九

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的壮观场面，抒发了“我爱铜官乐，千年

未拟还”的悠悠诗情，记述了“提携采铜客，结荷水边沐”的矿

工劳顿……在《秋浦歌·十四》中，诗人描绘了铜冶炼的盛况：

炉火熊熊燃烧，红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

炉火照得通明；冶炼工人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嘹亮的歌声使寒

冷的河水都荡漾起来了。这是一幅瑰丽壮观的秋夜冶炼图，

在诗人的笔下，光、热、声、色交织辉映，明与暗、冷与热、动与

静烘托映衬，生动表现了火热的炼铜场景，以铜的音质、火的

色彩，为一座城张开雄浑阔大的青铜意境。

从铜草花出发，穿过时光的隧道，可将铜官记忆唤醒。日

出江南，山河漫卷。那时铜草花开的铜官山，只是一个满目疮痍

的矿山，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荒凉中散落着铁道、坑道。新中国

第一批创业者来到这里，他们在井下用三角耙子扒矿，用簸箕端

矿，用背篓背矿，条件异常艰苦。后来，人们调来军马，马在草原

上奔腾惯了，又蹦又跳，无法驮矿，只好又调来铁轨小矿车，这才

解决了井下矿石运输问题。铜陵第一批铜矿工们就这样筚路

蓝缕，用足音组成铿锵的行板，吟唱于铜官之巅。

1953 年 4 月 30 日，是应该镌刻在中国铜工业史上的日

子。这一天，铜官山下，一根 110 米高的大烟囱高高耸起。一

条鲜红的横幅高挂在转炉厂房上：“让第一炉铜水在五一节放

纵奔流”——在一片轰隆隆的马达声中，一块块矿石在炉火中

烧结、镕化、脱硫、吹炼，开始了凤凰涅槃。当时针指向 5 月 1

日时，温度高达 1200℃的转炉体内，发出咕噜噜的声音，炉口

的火焰左右飘忽，排烟道渐渐清晰起来，陡然，火焰下跌，收紧

炉口，形成火苗，几颗铜花迸出炉口发出闪亮的光。清晨七

时，一股殷红的铜水像柔软的绸缎，缓缓地顺着低槽流入地

模，冷却后形成一块块亮闪闪的铜锭。人群欢呼雀跃：“出铜

喽，出铜喽！”那欢呼声久久回荡在铜官山下、皖江之畔——新

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伴随着初升的红日诞生了。

在铜陵，奔流不息的长江是一条河，绵延不断的铜水也

是一条河。从铜草花出发，一个石头开花的城市从沧海桑田

走向凤舞九天，立在时间的光影里亮出铜的底色。

铜草花，矿石上开花

■ 叶葆菁

忘不了 1962 年秋天的那个早晨，来

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大中专毕业生，聚

集 在 铜 官 山 有 色 公 司（今 铜 陵 有 色 公

司）一间简易会议室里，精彩的铜陵史

话和对未来的火热畅想，点燃了一群热

血青年的激情，开启了我们通往新生活

的大门。

第二天，我们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作

服，走向井下、炉前、建筑工地，走进设计

室、试验场、冶炼间……在这个大课堂里

开始学习新的课程。

那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各项

事业也起步不久。铜陵先前只是一个矿

区，基础设施薄弱，物资极度匮乏，没有

像样的马路，更没有繁华的街道，对于从

各大城市来到这山旮旯的年轻人来说，

面对的是一场严峻考验。

那一年分配来有色公司的有92人，实

际到岗82人。有的是看到铜陵条件差转而

去了大城市，有的压根儿就没来报到，我们

留下来的 82个人，咬紧牙关坚持，流过汗，

流过泪，甚至也流过血，时刻谨记自己立过

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誓言。国家在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培养为技术接

班人，我们没有理由后退半步。

我被分配到基建处做建筑设计工

作。当时的设计室，其实就是一座芦席

大棚，四周用竹笆抹上泥巴当墙，十分

简陋。大棚旁边是条臭水沟，夏秋季节

躲不了被蚊叮虫咬。到了冬天，棚里棚

外寒如冰窖，西北风常会把雪花从窗缝

里送进来，好半天也化不掉。生火炉取

暖，满脸满身都是灰，只有图纸总被我们

擦拭得干干净净。

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大家玩命地工

作，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钟才被科长赶

回去休息。所有人都不计报酬，从不叫

苦叫累。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交

图施工，一个接一个的项目竣工投产、入

住使用。对我而言，那第一套图纸，就是

我交给铜陵的第一份答卷。

大年三十，公司领导来到井下，和大

伙儿一起出矿一起吃年饭；在义务劳动

的大军中，常常能看到各部门负责同志

的身影。我没有理由懈怠，没有理由叫

苦，更没有理由苛求物质回报。我深信，

选择铜陵没有错。我们能够做到的，只

有努力工作，建设国家，创造未来。

我曾在铜官山矿松树山火区当过三

个月的出矿工，每天和浑身泥浆的师傅

们并肩扒矿装车，见证了他们“火海夺

铜”的拼搏精神，感受到中国矿工沉甸甸

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我还曾在凤凰山矿

的建筑工地当过几个月的瓦工，看到为

了确保车间按时投产，工人们在盛夏烈

日的蒸烤下，结了大片盐霜的工作服一

次次被汗水浸透。在这个大课堂里，百

米井下的矿工、头顶白云的建筑工，都是

我的启蒙老师，用行动教我做事、教我做

人。我感谢他们，敬佩他们。

向师傅们讨教生产技术、叙谈家常，

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这些小技术员的关

爱和尊重，有家人的感觉。他们和我称

兄道弟，常常同桌共餐，一起喝山芋酿的

酒，就着自家腌的咸菜，讲着往日和今天

的故事，乐呵呵地品味生活，言语间从没

有半个“苦”字。

就这样，留下来的 82 个兄弟姐妹，

很快融入铜陵大家庭之中。

二十年过去了，82 人的队伍壮大了，

有了亲爱的伴侣，有了可爱的下一代，从

单身宿舍搬进家属区小平房，又搬进了

新楼房。当年那只装成绩单的小箱子，

装进了一本本资格证书、获奖证书和发

明专利证书，填得满满当当。

又过了二十年，小箱子里最上面的

一本便是“光荣退休”证了。偶尔，有人

会从箱底下掏出那本发黄的老照片，戴

上老花镜，端详许久，告诉家人，身后的

那根大烟囱、那些小平房是自己亲手建

的，也是自己亲手拆的，最后还调皮地指

着照片里的自己问，这小青年是谁呀？

笑着笑着便笑出泪来。

如今，许多人的儿辈、孙辈接过老一

辈的矿帽、安全帽、防护服，在操作间和

监控室里揿着按钮，生产最新产品，开辟

国际市场，建设崭新的城市。

1962 年是壬寅年，我刚好 24 周岁，

那时的铜陵市刚满 6 周岁。2022 年又是

壬寅年，整整一个甲子轮回。我今年 84

周 岁 了 ，铜 陵 市 也 66 周 岁 了 。 六 十 年

前，我们这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携手年

轻的铜陵市，踏着崎岖，迎着风浪，一起

前行。六十年后，年富力强的铜陵搀扶

着我们这群耄耋老人，带着幸福，迎着夕

阳，继续朝前走。来时，我们满头青丝，

铜陵到处是荒山秃岭；如今我只剩下几

许白发，铜陵的山山岭岭却满目葱茏。

六十年过去了，我所设计和施工过

的建筑，大多已被拆除了，这是社会进步

的表现，是值得庆贺的。若干年后，我们

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铜陵的人，也

会一个个地“道别”，这是人类更迭、社会

向前的必然。但只要在历史前行的长剧

中，演绎过属于自己的追求梦想、有血有

肉的故事，也就没什么值得遗憾的了。

执手六十年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晨练 周卫军 摄

■ 程保平

八年前的“七一”，是一个微凉又晴朗的天气，我

搬家，从市区建设新村搬到开发区。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恢复铜官山铜矿建设，在矿

区周围陆续搭起一片棚户区，建设新村就是那时候建

起来的。到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加速改造和房改

政策的推行，棚户区变成了楼房，我就是那时享受了

最后一批福利分房。

到2010年，城市快速扩大，新的小区越来越美，设施

越来越齐，管理也越来越规范，我便动了心思，相中了开发

区的一套房子。新房子靠近湿地公园，空气好，绿化好。

说起购房，我颇为感慨。当年老房子虽为福利分

房，但当时购房加装修要三万多元，我掏空所有存款，

又从四个亲戚处好不容易借了一万多元，才算凑足了

钱。而这次购房所需的七十多万元，我和老伴儿的公

积金加上家庭存款，也就绰绰有余了。

2014 年 6 月 30 日，儿子从新疆上大学回来，一家

子在老房里住了最后一夜。妻子流泪了：这房子我最

留恋了，儿子从一年级到上大学，都是在这里。儿子

安慰说，社会在进步，总是越来越好的。我没说话，情

绪复杂。我一个农家孩子，赤手空拳，独自走进城市，

能住上越来越好的房子，过去做梦都不敢想。

“七一”那天，天刚擦亮，开始搬家了。妻子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新米箩，象征性地装着五谷杂粮，由儿

子端着；又拿一个塑料桶，装着几根不知从哪儿弄来

的芝麻秸，让我拎着；再弄一个针线盒，放着五彩丝、

蜡烛什么的，由自己端着，高高兴兴地出门了。听她

说，五谷杂粮叫五谷丰登，芝麻秸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五彩丝叫日子绵绵延长，蜡烛则叫越点越亮堂。

搬进新房后，我请在农村的父母过来住几天。有一

天，父亲问，谢家垅在哪里？我说，在你脚下呀。他感叹，

都变了，不认识了。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

武警战士曾在此工作过。父亲说，当时都是农村，部队没

地方住，就住老百姓家，一个班十个人要分两家住。

一个月后，我家来了一位意大利交换生，蓝眼睛、

高鼻梁，身材细长。我们为他取名程龙。

程龙住进来后喜笑颜开，哇啦哇啦地说，这房子

漂亮，比他的家要好，也比其他交换生住得好。他打

开谷歌地图，找到他的家，那是很多家住在一起的公

寓房，不到一百平方米，显得有些破旧。程龙家有四

人，父亲是公务员，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母亲做难

民接收工作，姐姐在米兰一所大学读书。在意大利，

他们的家庭收入比社会平均线还要略高一点。

程龙在中国留学的那一年，我和老伴儿经常开车带

程龙到处转转，领略中国的民情民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我们还一道回农村老家过年，程龙学我们的样子

给柴灶塞火，还给意大利的家人现场直播中国怎么过年。

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杭州工作，这是前年的

事。既然成了杭州人，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住处问题。我

们夫妻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承担不起高房价，就到处

走访、商量，最后在余杭区靠近他公司的地方，给他买了

一套公寓房作为过渡。为此，我们变卖了建设新村的老

房子，又凑上住房公积金，花了一百二十万元。想想 80

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来到铜陵工作，随身就一只木箱、

一床被褥和百十本破书，不知要好上多少。

前不久，儿子的公寓房交付使用了，我又来帮忙

买 家 具 、搬 东 西 。 我 总 想 到 一 部 老 电 影《列 宁 在

1918》，那里面列宁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

都会有的。我相信，以今天的祖国的发展，以我们老

百姓的扎实努力，一切都会有的。

搬家记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铜陵篇

（本版稿件由铜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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